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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警察故事3》：

真功夫难掩“拼盘”之感

　　□　本报记者 师文静

　　截至目前，2026年上映的国产院线电影中，豆瓣评分
超过7.4分的仅有《我，许可》《夜王》《镖人：风起大漠》《东
北警察故事3》四部电影。其中《东北警察故事3》被不少
观众视为“隐藏佳片”，“警匪片+东北元素”的设定独具
特色，也代表着国产动作片在实打实功夫领域的坚守。
不过，难以否认的是，影片在叙事逻辑、风格统一、人物塑
造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东北警察故事3》比前两部更成熟，对国产动作喜剧
类型片的边界作了有效的探索与突破，在该系列中最具
代表性。
　　影片中，谢苗饰演的东北刑警李红旗，被丈母娘催着
前往海南补办婚礼，刚落地便得知飞机邻座的女孩昕昕
遭人拐卖。为了解救被拐儿童，他与当地警方联手，深入
虎穴搜集线索，并与贩卖儿童的秦叶蓉团伙展开了一场
场殊死搏斗。
　　电影前半部分充满东北喜剧风格。催着女婿办婚礼
的丈母娘，操持的竟然是丧葬生意。急性子“霸总”丈母
娘身边，围绕的是《乡村爱情故事》演员组成的“殡葬天
团”，婚礼策划会中，开口聊的是谁的唢呐吹得好，“草地
婚礼”口误成“草皮葬礼”……用办白事的流程操办婚礼，
浓郁的东北喜剧味儿扑面而来。丈母娘还要带着李红旗
在台球厅里搜集线索，并骑小摩托参与抓人贩子等重头
戏。“东北亲友团”把东北式的人际交往模式与幽默感移
植到海岛，试图贡献大量生活化的笑点。
　　婚礼筹备与警察打拐两条线并行，李红旗一边应付
岳母的各种要求，一边办案，生活的琐碎与警匪戏的紧张
形成强烈对比，轻松的笑料也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警匪故
事的沉重感，多了一些温暖与烟火气。
　　在前两部影片中，李红旗的警察形象就立住了，且
深受观众喜爱。他休假必遇大案，穷追不舍，身上有一
种宿命般的使命感。工资低却拼命抓犯罪分子，被拉拢
或误解时总说：“我就是个小警察，只会抓贼。”平凡中透
着不平凡的追求。他业务能力强，执法有气势，战斗力
爆表，不改初衷，有股“轴”劲。《东北警察故事3》中，李红
旗更生活化：晕机、顺从拍婚纱照、被家务困扰，尽显凡
人烟火气；但对小女孩昕昕充满责任感，办案时又成为
武艺超群的硬汉，充满朴素正义感。他在平凡与勇猛间
自由切换。

　　电影中另一个看点是多场打戏拳拳到肉，充满视觉
冲击。李红旗与警察办案，从台球厅追踪人贩子至秦叶
蓉和“卖鱼佬”的老巢，展开殊死搏斗。“台球厅群像打戏”

“废楼巴西柔术对决”等精彩打戏中，李红旗以擒拿、摔跤
制敌，呈现“狠与巧”的中式动作美学。在大量依赖特效、
剪辑和替身的当代动作片中，《东北警察故事3》以“真打、
真摔、真疼”的实拍美学赢得了观众的好口碑。
　　然而，《东北警察故事3》在接受院线观众更为严苛的
审视时，也暴露出创作上的一些短板。“警匪片+东北元
素”的组合，增加了影片“笑果”的同时，也让影片前后风
格比较割裂。正如网友所说，影片前半段“嘎嘎好笑”，中
后段则突兀转入阴森压抑的悬疑调性，最后又彻底回归
硬核动作模式。整体来看，这部电影更像是东北喜剧、悬
疑、动作片、现实等元素的拼盘。东北味儿半路戛然而
止，且东北幽默也没有与海南地域属性产生真正的化学
反应；悬疑追凶全靠“巧合”，动作戏虽然好看，但似乎与
当代警察办案的现实脱节。
  影片风格定位混乱，而“打拐”这一社会现实议题
与喜剧元素的碰撞，也产生了不小的违和感。这让观
众无法共情儿童被拐的悲情，也无法真正享受喜剧的
乐趣。
　　此外，影片在一些人物的塑造上也值得探讨。比如
人贩子秦叶蓉这个人物，创作者似乎想在其身上加入更
多戏份，塑造一个因丧女而精神崩溃的母亲形象，让这个
人物更具复杂性和悲剧性，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并不理想。
人物的铺垫过少，后期转变也很突兀。另一反派角色“卖
鱼佬”，也没有更多人物身份交代，其犯罪的深层动机被
省略，这个人物更像是游戏中的NPC，目的是与男主角演
一场打戏。
　　《东北警察故事3》整体上仍停留在“网大”的舒适区，
没有为每一次打斗、每一个人物设计足够的叙事动机和
情感铺垫。同时，在风格探索上，影片应该有一个深耕的
主基调，再叠加各类附属元素，不要在风格之间反复
横跳。
　　《镖人：风起大漠》中，袁和平、吴京、李连杰等功夫名
家还在坚守传统武侠。《东北警察故事3》中，武打童星出
身的谢苗更是零替身展示各种格斗技巧，他和一众创作
者也在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当代功夫片的火种与尊严。
然而作为院线影片，《东北警察故事3》票房只有2200多万
元，并没有掀起多少水花。这说明，日渐没落的真功夫电
影，要想把观众拉回影院，还需要解决主题深化、挖掘更
多观影情绪价值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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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正值鲁迅
先生诞辰145周年、
逝世9 0周年。近
日，“力之美——— 鲁
迅与版画”展在上
海市历史博物馆展
出。本次展览既是
对鲁迅美术思想的
梳理，也是以刀锋
与木纹之间的“力
之美”来缅怀这位
毕生寻求“改造社
会、唤醒民众”良药
的精神导师。让我
们回溯鲁迅的木刻
版画收藏历程，分
析他是如何构建木
刻版画传播网络，
使木刻版画成为

“连接知识阶层与
底层民众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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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饰北斋作品《富狱三十六种景东京
浅草本愿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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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岘木刻作品《小贩》

  山东汉画像石
《建鼓乐舞》拓片。
  鲁迅在给李桦的
信中曾写到：“惟汉代
石刻，气魄深沉雄大，
唐人线画，流动如生，
倘取入木刻，或可另
辟一境界也。”

▲黄永玉木刻作品《鲁迅和木刻青年》

《东北警察故事3》电影海报

萌芽：

童年的影写与六千张拓片

　　艺术的萌芽，往往在幼年时便破土。鲁迅
接触木刻，并非成年之后的事。周建人在回忆
兄长的童年时有这样一段话：“鲁迅幼年时对
民间艺术很爱好。他爱画画，画的多是古装人
物，是从各种书上影画出来的，后来装订成本
子……由于爱画画，他把过年的时候大人给他
的压岁钱，攒起来买画谱。当然，这些书并不
是怎么好的版本，无非是木刻或石印的线装
本，装订得又不好，容易脱线。鲁迅常常改换
封面，重新装订。封面用一种栗壳色的纸来
做……翻看时很仔细，先看手指上有无墨迹或
是否肮脏。我们是伏在桌子旁边看，手是不允
许伸开去向书上摸一摸的。”
　　“这里边最记得清楚的是马镜江的两卷
《诗中画》，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是山水画而
带点小人物，描起来要难得多了。但是鲁迅却
耐心地全部写完，照样订成两册，那时看过的
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只是墨描与印刷的
不同罢了。”周作人也曾如是回忆。
　　著名鲁迅研究专家李新宇介绍，被鲁迅如
此影写的，还有王冶梅的画谱《三十六赏心乐
事》、王磐的《野菜谱》等。画画，读小说，影写
画谱、树谱、野菜谱，这些事都很费时间和精
力，于科场考试无补，却在日后成为鲁迅热衷
于收藏画册、精于封面设计与书籍装帧的
根源。
　　多年后，当鲁迅在北平的寓所里整理那些
泛黄的拓片时，童年的影写经历似乎在冥冥中
指引着他。他认为“木刻是中国所固有的，而
久被埋没在地下了”。从1914年开始，鲁迅大
量收集、购买石刻拓片，特别是六朝时期的碑
拓，进行保护与研究。他将碑拓按类别、朝代
进行详细分类、整理，并且参考了许多书籍，仔
细校对每一个字，记下前人的错漏之处。这些
积累最终汇成《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
录》《俟堂专文杂集》等著述。
　　对汉碑上的纹样，鲁迅十分重视，最后却
因印刷费用的问题没能整理成册。1926年，他
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举办了一次小型拓片
展。1936年，他也曾有编著南阳汉画像拓片集
的愿望，却不幸病逝，这一夙愿最终未能完成。
　　据统计，鲁迅收藏的中国历代石刻拓片约
有六千张，涵盖各类以石刻形式保留下来的图
像与文字，其中不乏石碣、墓志、造像、碑刻甚
至砖瓦文。这些工作的背后是鲁迅对民间美
术的敬重。
　　正是这样痴迷般的深扎、沉潜，让鲁迅站
在中西、古今的十字路口，发出这样的感慨：

“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择取中国的遗
产，融合新机。”
　　鲁迅的金石收藏与研究，间接影响了新兴
版画的发展，如《曹全碑》、射阳石门画像等，成
为版画技法的重要灵感源泉。其中的汉画像
石拓片与碑刻篆隶，转化为木刻的线条力度与
构图灵感。当时的青年版画家李桦的《怒吼
吧，中国》从阳刻线条中汲取力量，通过解剖式
刻画塑造被缚青年的爆发力，展现“斧刃般的
锋利精神”。可以说，汉画像的线条力度与空
间布局、碑拓的篆隶笔意，都或多或少地影响
到当时的版画艺术，特别是版画文字的视觉
设计。
　　1934年，鲁迅与郑振铎共同委托荣宝斋重
刻《十竹斋笺谱》，在保留饾版套色技术的同
时，改良装帧设计，采用瓷青纸书衣与线装形
式，此举既保护了传统工艺，也为现代版画提
供了技艺借鉴与支撑。他在《〈十竹斋笺谱〉重
刊说明》一文中强调：“此谱原刻固已珍罕，但
木刻技术之佳，实为今日所稀。”重刻不仅保留
明代套色印刷的精湛工艺，更通过设计改良，
使传统笺纸艺术焕发新的生机，为现代版画提
供审美范式。

深爱：

从浮世绘到珂勒惠支的跨越

 　鲁迅对美术的热爱从未停止。他在日记
中详细记录着每一次购书、每一次收藏。海外
的画册、美术论著被他一本本买回家，堆满了
书架。
　　青年时期在日本留学时，鲁迅第一次接触
到浮世绘。那些色彩鲜艳、构图独特的画作深
深吸引了他。回国后，他继续收集浮世绘作
品。据统计，他共收藏了浮世绘书籍17种33
册，作品42幅，其中包括喜多川歌麿、葛饰北斋
等大家的作品。
　　浮世绘之后，鲁迅通过外文书籍接触到了
欧洲版画。高更《诺阿·诺阿》中的插图，是他
最早接触到的欧洲版画之一。那些充满原始
力量的作品让他深受震撼。他开始大量购买
木刻书籍，筛选其中的作品编入期刊、画报，或
印刷出版。
　　在德国版画中，格罗斯的《席勒剧本〈强
盗〉插图》引起了鲁迅的注意，锐角与曲线的动
态博弈，暴力美学的空间叙事，这些都与他内
心对封建专制的反抗产生了共鸣。
　　但真正让鲁迅震撼的，是珂勒惠支的作
品，尤其是那些对工人阶级悲惨命运的深刻描
绘，每一幅作品都像一把利刃，直刺人心。
1931年，为了纪念左联五烈士特别是柔石，鲁
迅将珂勒惠支的木刻版画《牺牲》发表在《北
斗》杂志上，这是他向中国青年介绍的珂勒惠
支的第一幅作品。1936年7月底，鲁迅编印出
版了《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集》，内收珂勒惠支
石版画、铜版画作品共计21幅。鲁迅亲自设计
了该画册的封面与版式，并亲笔题写了书名，
序目中还特地为每幅作品书写了简短的介绍。
为了这本画册的出版，鲁迅在七月间不顾自己
重病，顶着暑热与夫人“在地席上一页页地排
次序衬夹层”，画册也“成为病中的纪念出品
了”。此书也是鲁迅生前最后编印出版的一本
画册，由此不难窥见珂勒惠支在其心中的
分量。
　　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苏联版画也进入了
鲁迅的视野。冈察洛夫的《士敏土》插图以工
业复兴象征社会变革，法沃尔斯基的《列宁像》
则以纪念碑式构图塑造革命先驱。鲁迅仔细
比较这些作品，翻译《艺术论》《现代新兴文学
的诸问题》等著作，思考着外国版画对中国木
刻青年的启示。
　　透过包括德国版画在内的那些来自异域
的刀刻画面，鲁迅凝视和拷问着人的生命存
在。这其中既有之于群体的生命存在的深深
忧患，又有对个体普通人的生命存在的真切关
注。在他那双冷峻、深邃的眼睛里，那些能够
展现出人的生命力量的版画，即是大美之作，
当看作“文艺上的遗产”。

唤醒：

从朝花社到木刻讲习会的实践

　　鲁迅的版画运动绝非停留在文章的学术
探讨层面，而是通过组织化行动构建起覆盖全
国的艺术网络，推动木刻画成为“有意味的形
式”。
　　1928年的上海，鲁迅与好友创立了朝花
社。他们出版《艺苑朝华》五辑，将国外的版画
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举办木刻讲习班，培养
黄新波、曹白等第一代新兴木刻家。他亲自编
写讲义，如《木刻创作法》，强调“木刻之道，贵
在‘刻’字”，即通过手工劳作实现艺术与现实
的对话。这些机构与活动，将版画从“个人创
作”升级为“集体运动”。
　　1931年，鲁迅创办中国首个木刻讲习班，
即“木刻讲习会”，邀请日本美术教师内山嘉吉
授课，培养出江丰、陈烟桥等骨干。他强调“木
刻根底在素描”，批评早期作品“人物结构不准
确”，推动青年从观察现实入手。
　　胡一川的《到前线去》以大块黑白与夸张
动态，突破技法局限直抒抗战激情，印证鲁迅

“放刀直干”的创作理论。通过筹办木刻讲习
会，鲁迅的个人收藏似乎已潜移默化地转化为

“公共教育资源”。他特意选择法捷耶夫等左
翼作家的版画教材，使技法传授与先进思想传
播同步进行。这种艺术理念对中国美术教育
的发展具有很大影响，培养出的李桦、胡一川
等新一代艺术家，也成为艺术改革与发展的主
力军。
　　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
一起，这在鲁迅之前的时代从未有过。在木刻
青年之间，这样的倾向尤为明显。饥荒、苦难
的人们成为画面的主人公。因此，鲁迅写道：

“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
文化无关，但决不是葬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
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
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
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
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
魄。”
　　什么是“现代社会的魂魄”？20世纪30年
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正是民族危机日益加
剧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的，应该是救亡
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面对人民的苦
难、斗争，木刻家们用饱含感情的作品去记录、
歌颂。
　　在新兴版画的发展中，劳动人民成了画面
的主人公，不能不说这是一种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倾向也正是由新兴
版画开拓的。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鲁迅早
就告诫：“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
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
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
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
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
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
　　1936年10月8日，鲁迅拖着病体，参加了第
二回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青年摄影家
沙飞举起相机，记录下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鲁迅身着深色长衫，手持烟卷，目光灼灼地看
着墙上的作品。《流民》《饥民》……那些揭露社
会苦难的作品在他身后静静悬挂。
　　鲁迅特意在赖少其的《民族的呼声》前驻
足良久，转身对身边的陈烟桥、黄新波、曹白等
青年艺术家说：“这幅最有战斗力。”他又指着
《罐梨》说：“这幅我也要收藏。”这场展览从广
州出发，经过杭州、南通、上海等十余座城市。
每到一处，都有大批观众前来参观。
　　当然，“刻”既是木刻的技法，更是鲁迅对
艺术家的期许——— 既要“刻”入社会现实，又要

“刻”破旧文化的桎梏。“鲁迅所处的时代面临
着新文化与旧传统、承续与创新等种种思想、
文化层面的争执与矛盾，鲁迅用其版画行动表
达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中国美术
学院绘画艺术学院版画系副教授蔡承志认为，

“鲁迅对于版画的理解也提示着当下的创作
者，应当抛开狭隘的古与今、东与西的束缚，积
极吸收一切具有鲜活性的、优秀的文化养分，
创作出更好的面向大众的版画作品。”
　　展厅里，参观者们静静地走过一件件展
品，有人在汉画像石拓片前驻足，有人在珂勒
惠支的作品前沉思，有人在木刻讲习会的老照
片前久久凝视。那些刀痕与木纹仿佛在诉说
着一个跨越世纪的故事——— 关于一个爱画的
孩子、收藏拓片的学者、培养青年的导师、用艺
术唤醒民众的战士。这些故事，在时光中静静
流淌，历久弥新。


